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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占总人口的23%，老龄化催生多元养老需求。一批90后、00后
年轻人瞅准时机，主动投身银发赛道，催生出陪诊、“网约护士”、上门私教、上门洗头等细分服务。年轻力量正在重塑养
老服务形态。但薪资上限低、晋升空间有限、职业身份模糊等问题也困扰着从业者。他们不仅为谋生而来，更期盼一个
能被标准定义、被社会尊重的职业未来。

转行
从无证上岗到渴望“名分”

90后的淼淼第一次意识到陪诊可以是
一个新行当，是在去年关停门店之后。此
前，她先后在河北、北京经营线下养生门店，
客群以中老年人为主。但开店租金压力大、
人工成本高、市场竞争激烈，一番权衡后，她
决定关闭实体店，寻找新的创业赛道。

“当时有客户跟我提起，现在有人专门
陪同老人就医，这类需求很旺盛。”淼淼上网
一查，发现陪诊师在北京刚刚兴起，市场需
求量大，便决定试一试。淼淼将服务范围锁
定北京两家知名三甲医院，起步阶段，她几
乎天天泡在院区，熟记科室分布、就诊及检
查流程，摸清各个时段人流高峰。没有订单
时，就在社交平台发布信息拓客，慢慢地，开
始有人联系她。

一位65岁阿姨因眼底疾病需要前往医
院就诊，老人女儿定居海外，偶然在社交平
台看到淼淼的信息，前后反复沟通了三四次
才下单。

“市面上同类服务渠道不少，家属也是
在盲选，第一次合作难免缺乏信任，这点我
特别理解。”就诊当日，行动不便的老人乘轮
椅由保姆陪同，淼淼全程跑前跑后，排队、缴
费、检查、取药、逐条记录医嘱，过程十分顺
畅。服务结束后，老人的女儿专门发来信息
表达感谢。

从业一年多，淼淼逐渐积累起一些客
户，日常陪诊时，还结识了多名同龄从业者，
自发组建起小型“互助联盟”。“我们各自熟
悉不同医院，忙不过来时会互相推荐订单。”
此外，她还加入了一个线上陪诊师群，群内
基本是独立接单的个人陪诊师，部分人同时
挂靠线上平台。

目前北京个体陪诊市场收费相对透明，
一小时 100 元，半天 300 元，全天 500 元，同
行定价差异不会太大。淼淼平均月入五六
千元，还算稳定，“等后续客源持续增长，收
入还会进一步提升”。

在北京，越来越多年轻人瞄准银发市场
开辟新路：有人做起“网约护士”，有人推出
上门私教，还有人刚刚打出了“为老人上门
洗头”的广告。大家捕捉养老服务细分缺
口，以不同方式涌入银发赛道。

淼淼虽然十分看好这块市场，但职业认
证仍是行业发展瓶颈。目前，陪诊师尚未被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列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典》“市面上的培训证书也很
乱，有些花钱就能买。”作为一线从业者，淼
淼期待能够获得官方职业认证，“有了认证，
客户会更容易信任我们，我们也能从中收获
职业荣誉。”

收获
专业服务换来老人真心

婧怡表示，对于从事养老行业的年轻人
而言，职业尊严与认同感也很重要。根深蒂
固的社会偏见，会劝退一些有意向的从业
者。“曾经有一名潜力突出的年轻员工，公司
计划重点培养，但她母亲认定这份工作就是

‘伺候人’，她最终也选择了离职。”
刚入行时，哈提同样需要跨越心理障

碍。为长期卧床、无法自理的老人助浴，脏
污与异味会给他带来不适。“在校期间老师
教导我们学会换位思考，老人需要这类服
务，不是疏于打理，而是身体机能衰退，无法
独立完成。想通这一点，就能真切感受到自
身被需要。”

长期服务过程中，哈提也在收获正向反
馈。他的客户里有一对老年夫妇，儿子常年
在国外，女儿虽在北京，但住得比较远。老
爷爷有认知障碍，平日里都是奶奶在照顾。
第一次上门时，老奶奶见到高大年轻的哈提
十分诧异，得知他是养老专业毕业，便放心
让他工作，还跟他拉起家常。

后来老两口每周固定两次预约哈提上
门保洁，“第二次上门，老奶奶就拍下我工作
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老人们很真诚，只要
服务到位，他们会毫不吝啬地夸奖，逢年过
节还会往他手里塞粽子、塞月饼，如同对待
自己的孩子，“情绪价值拉满，受到夸奖时，
我也很开心，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获得感”。

采访中，多名青年从业者坦言，随着入
局者增多，需求端也在发生转变。“无论老人
还是家属，越来越看重服务品质，会横向对
比多家机构的服务细节，对专业化、标准化
要求持续提升。”

哈提说，以前是“有服务就行”，现在是
“谁更专业选谁”，需求升级也催生出更多的
细分服务。不过，需求和服务往往会跑在行
业标准前。“以居家养老为例，很多服务项目
缺少细化的行业标准和服务细则，各家机构
都是自己制定服务细节。”婧怡当下的工作
重点，就是研究细化平台的服务流程，再对
接培训端。

当下行业的粗放式发展，也会令老人和
家属在选择服务时，难以甄别优劣，甚至心
生顾虑。对此，供需双方都有着共同期盼：
面对持续扩容、不断细分的银发赛道，行业
也亟须细化相关服务标准、完善职业认证体
系、规范市场秩序。

涌入养老赛道的青年从业者渴望的不
仅是谋生职业，更是被行业标准定义、被专
业体系认可、被社会舆论尊重的职业身份，
一条稳定、正向、看得见未来的职业道路。

据《北京晚报》

难关
两百名同学不足十人坚守

23岁的哈提来自新疆，身高一米八，
谈吐带着西北人的直爽。他毕业于北京
民政职业大学养老相关专业，属于科班
出身，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一名居家养
老照护师。

当初选择养老专业，是听从了父母
的建议。“我在农村长大，父母常说，身边
很多长辈子女外出务工，独居生活十分
孤单。他们跟我讲，‘你学这个专业，以
后也能帮帮他们’。”父母朴素的话语，让
他早早对这份职业生出使命感。

出于稳定获客、抵御潜在职业风险
的考量，哈提毕业后先是入职了一家养
老服务机构，如今就职于某头部互联网
平台，从事居家养老服务。一年多来，已
服务过 100 多位老人。“日均两三单，忙
碌时一天最多接四单，路上也要耗费时
间。”他擅长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助
浴服务，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上门保洁、
助餐等短时照护服务。这份月入 8000
元的工作，能给哈提带来稳定感。

“很多老人见到年轻人会很开心，尤
其是独居老人，常常把我们视作晚辈，跟
我们唠家常，有时会讲个不停。”哈提说，
独居老人容易被年轻人身上的朝气感
染，这也是众多养老服务机构招聘时，格
外希望吸纳青年从业者的原因。但现实
情况是，养老照护服务仍以中年从业者
为主，青年人才缺口巨大，不少年轻人短
暂入行后选择离开，能够长期坚守的寥
寥无几。

90 后的婧怡与哈提供职于同一平
台，负责养老照护产品设计与培训课程
打磨。她毕业于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同届两百多名毕业生里，至今仍留在养
老行业的不足10人，她是为数不多的坚
守者。

“整体来看，养老行业薪资‘天花板’
偏低，晋升渠道相对有限，从业多年也很
难实现收入与职位大幅提升。”婧怡认
为，这是横在青年从业者面前的第一道
难关。情绪消耗与心理冲击，是另一重
难以忽视的压力。一些服务对象长期受
病痛折磨，或是患有认知障碍，积压的负
面情绪也会影响照护人员。这份工作还
要直面生老病死，熟悉的老人离世，也会
给青年从业者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学
校和岗前培训虽会提前做好心理疏导，
但真正经历，情绪依旧很难快速平复。”


